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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雨

越野车从腾格里沙漠东侧驶入，
翻过连绵沙丘，宛如一叶扁舟在海浪
起伏飘摇。车轮扬起的细沙涌入车
窗，孩子们随着颠簸的节奏不停尖
叫，又惊奇又兴奋。

额尔登一边稳稳地握着方向盘，
一边和我们聊天。我向额尔登请教
沙漠驾车的技术，问他如何辨别方向
和路线，他笑着说：“我在沙漠里出生
长大，50多年，习惯了，如果你在沙
漠里住得足够久，你也可以这样如履
平地。”

抵达月亮湖营地时天色已晚，夜
幕围拢过来。额尔登和达来帮我们
卸下行李，放进蒙古包，摆上简易桌
台和烧烤食物。一位面容慈祥的阿
吉玛走出来，领着孩子们去洗脸洗
手。我和导游小王到附近薅来干枯
的梭梭草做火引子，不一会儿，木炭
便熊熊燃烧。

一听说我们是从广东来的游客，

达来高兴地说：“我去过广东，还在深
圳街头摆过烧烤摊，让我来帮你们烧
烤。”说着便坐在炭炉旁，熟练地烤起
肉串，我们围坐着品尝他烤好的肉
串，火候恰好，味道浓郁，是沙漠里的
饕餮美食。又听说我们是从江门来
的，达来顿时激动起来：“江门我去
过，我去过！那里是不是有台山、开
平、鹤山？是不是又叫四邑还是五
邑？”

“是的，还有新会、恩平，以前是
四邑，后来变成了五邑，那里有小鸟
天堂、开平碉楼、上下川岛等等美丽
的地方。”

“哎呀哎呀，这些地方我都去过，
川岛我最熟悉了，我和额尔登在那里
的沙滩上放过马和骆驼。”

火堆旁的达来眼里透着光，闪现
着川岛沙滩的亮丽景色。他和额尔
登用蒙古语聊了一会儿，像是在共同
回忆在川岛的岁月。他又高兴地说
起学习粤语的过程，从最开始“唔识
听唔识讲”，再到后来“识听唔识讲”，
又“识听识讲”，但是别人一听就说他
的粤语一股子蒙古味，他哈哈大笑：

“我们蒙古人舌头硬，讲不出粤语的
那个味道，但是我觉得粤语真的很好

听。”达来慢慢讲述着，时不时穿插几
句粤语，沉浸在曾经身在广东的岁月
里。

一个蒙古汉子为什么会来到江
门？为什么会在川岛放马和骆驼？
众多疑问悬在脑海。但鉴于我们是
第一次见面，又碍于对蒙古族的习俗
并不熟悉，我便不再追问。烧烤过
后，达来和额尔登指导我们搭建帐
篷，教我们怎样把钉子牢牢地钉在沙
子里。夜深人静，躺在腾格里沙漠的
大地上，听着呼呼风声，不时伸头望
向帐篷外的苍天星辰，整夜几无睡
意。

第二天吃过早餐，趁着天气凉
爽，我们向漠丽禾湖徒步进发。额尔
登开着越野车在远处随行，随时准备
提供水和食物的补给。抵达漠丽禾
湖营地时，达来已经在此等候，领我
们到蒙古包稍事休息后，他便和王导
一起召集孩子们进行研学，课程是搭
建迷你蒙古包和制作麦草方格，后来
又去玩滑沙、骑骆驼。达来时而给我
们详细讲解，时而操作无人机拍摄。
渐渐地，我们愈发熟识起来。

漠丽禾湖处在沙漠中心地带，面
积不大，却小巧玲珑，水草丰美，骏

马、骆驼、绵羊逛游吃草，天鹅、灰鹤、
麻鸭觅食鸣叫，一切事物都悠然自
得。第三天早上，我们在漠丽禾湖上
体验皮划艇。达来在湖畔的棚子里
坐着，看孩子们在湖面划桨嬉戏。趁
着这样的机会，我划艇来到达来面
前，详细询问他与江门的情缘。

“那是1996年12月，我对这个
时间点记得特别清楚。”达来说，那时
候的他20岁出头，正值社会改制的
时期，阿拉善不少人选择停职留薪，
下海经商。达来听说有人准备去广
东做旅游项目，寻找会骑马和驯养骆
驼的小伙子随行，便毛遂自荐，辞去
了养路工的工作，跟着队伍去南方闯
荡。

“我骑着马，赶着骆驼走了七天
七夜。”达来详细地描述他第一次赶
往南方的境况：“那时候阿拉善正是
寒冷的冬天，我穿着厚厚的衣服，一
路往南走，一路脱衣裳，脱了就随手
扔掉，从棉袄脱得剩下了短袖。但是
我没想到，到了广东的时候，天气竟
然那么湿冷，我冻得直打哆嗦。”达来
一边抱紧身子，一边开怀大笑。

他来到广东的第一站便是台山
川岛，在沙滩上负责游客骑马和骆驼

的项目。“我从沙漠直接到了海滩，见
识到了完全不同的风景，开启了新的
人生。”达来说，他在江门待了6个月
时间，后来又到湛江的海滩经营卡丁
车项目，又去广西、福建等各地闯荡。

“我是一个北方的流浪汉，流浪
在南方的土地上，一直流浪了十年时
间。”2006年，达来返回内蒙古，开始
经营腾格里沙漠的旅游项目。后来，
他还多次到过江门，有时是参加全国
性旅游项目的宣介大会，有时是去南
方其他城市时专程回到江门。达来
说：“我对江门特别熟悉，特别有感
情，每一次去感受都不一样。”

一人在湖面，一人在湖畔，四周
沙丘起伏，大漠茫茫。两人的对话连
接大地南北，山川异域。

离开漠丽禾湖的早上，达来和额
尔登驾车带我们穿越五座湖，回到腾
格里沙漠边缘。临别时，我们双手紧
握，互相说着“欢迎再来”。大漠广
袤，海疆遥远，人心所系，便是绿洲。
身后沙丘渐退，我想象着，无数个在
祖国辽阔大地上的偶然相遇，都是富
含深意的坐标，它们标记着陌生的善
意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沉淀为生命版
图上最温柔最难忘的故地与他乡。

秋风掠过村口老榕树时，凉意便
悄悄攀上指尖。这时我总想起童年
的凉粉——那是秋至最翘盼的滋
味。物资匮乏的年月，日子像村前浅
溪般平淡，难得有涟漪泛起，而那碗
清润的凉粉，便是岁月里最甜、最难
忘的一圈。

记得每年秋至前一天，妈妈就找
出那个棕色的搪瓷盆，我小心翼翼地
拆开凉粉盒的油纸包，深褐色的干凉
粉粉末簌簌落下，一股醇厚的仙草香
便漫了开来，那香气里，有草木的清
润，更有秋的味道。按说明书备水
时，姐姐总抢着去水缸边舀水，搪瓷
盆碰着缸沿，“叮叮当当”的声响在屋
里荡开。哥哥这时会扛着一捆干草

进来，灶膛里的火苗被他拨弄得噼
啪作响，映得他脸颊通红。他总爱趁
妈妈不注意，偷偷往灶里扔几个松
果，看着火苗蹿得老高，就咧着嘴
笑。妈妈握着长柄勺，在大铁锅中一
圈圈搅动，深褐色的凉粉糊从浑浊慢
慢变得油亮顺滑，热气裹着独特的仙
草香飘满整个屋子。爸爸则坐在灶
门口的矮凳上，手里摇着一把旧葵
扇，轻声提醒哥哥：“火再小点儿，别
糊了。”

等凉粉煮好，妈妈把那锅黑亮的
糊状物倒进搪瓷盆里，放在屋子中的
阴凉处冷却。我们几兄妹就围在旁
边，一会儿用手指戳戳盆壁，感受着
温热一点点褪去，凉意在指尖蔓延，

一会儿又仰着脖子问“好了没”。夕阳
把云朵染成橘红色时，凉粉终于凝固
成乌黑油亮的块状，像块温润的墨
玉。妈妈用刀轻轻划开凉粉，再舀一
勺自家熬的糖水浇上去。那琥珀色的
糖水带着焦香，浇在黑凉粉上，顺着凉
粉的纹路渗了进去，黑与黄相映，甜香
瞬间弥漫了满屋。

我总是第一个端着碗，迫不及待
地舀起一勺凉粉放进嘴里。凉粉滑
溜溜的，带着仙草特有的清爽，顺着
喉咙滑下去时，清甜的糖水在舌尖散
开，恰好中和了仙草的微涩，还裹着
草火的暖意。姐姐会把自己碗里的
糖水往我碗里倒一点，说：“你小，多
吃点甜的。”哥哥则吃得飞快，黑亮的

凉粉块几口就下肚，碗底很快就见了
底，还会把沾着糖水的碗沿舔得干干
净净。爸爸和妈妈坐在一旁，看着我
们吃，自己碗里的黑凉粉却没动几
口，总问：“好吃吗？喜欢就吃多些。”
眼神里的温柔，比糖水更甜。

后来，日子渐渐宽裕，超市里的
凉粉种类越来越多，有加了果粒的
白凉粉，有装在密封盒里的果冻凉
粉，可我总觉得不如妈妈做的好
吃。今年秋至，我带儿子回娘家，妈
妈又翻出那个棕色的搪瓷盆，像小
时候一样，教我和儿子一起煮凉粉，
糖水依旧是慢慢熬，仙草香还是那
么浓郁。儿子边吃边赞叹：“外婆，
这凉粉真好吃呀！”像极了当年的

我。当捧着那碗熟悉的凉粉时，我
的眼眶倏地湿润了。

原来这么多年，我想念的不只是
凉粉的独特味道，而是围在灶台边的
时光，有姐姐的谦让，有哥哥的调皮，
有父母的疼爱，还有那满是温暖的童
年。

秋风又起，老榕树的叶子簌簌飘
落，恍惚间，我仿佛又闻到了凉粉的
仙草香，看到了灶台边那几个围着妈
妈的小小身影。那一碗凉粉，装着童
年最纯粹的快乐，也装着家人最质朴
的爱，它早已不是一碗简单的吃食，
而是刻在记忆里的温暖，无论走多
远，一想起，舌尖便会泛起熟悉的味
道，暖暖的，甜甜的。

秋风吹起，往事打着旋儿跃于眼
前，欢快而鲜活。

美丽的小村庄里，一到秋天，大
人们就忙活开来，捆捆大豆、筐筐玉
米和蔬菜赶趟儿似的分享着彼此的
喜悦。孩子们在村里奔跑嬉戏，跑哪
玩哪，似秋风般自由欢乐。

我们在田埂上迎风追逐，风拂
过脸颊带走燥热，越跑越觉凉快，脚
步也愈发轻快。若是追上同伴，便
像打赢了一场和风的比赛，张着嘴
大口喘气，额角的汗珠顺着脸颊滑
落，心里却满是胜利的痛快。有时
我们会戴着草帽跑，一手紧紧按着
帽檐，生怕风把帽子吹走，可这样一
来，腿撒开了跑，手却没了力气，没
跑几步就得停下，一放手，草帽歪歪
斜斜滑下来，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玩够了追跑，就比试扔草帽。我们
并排站在田埂上，手里攥着草帽，个
个跃跃欲试。我也不敢怠慢，屏着
气等待口令。“扔！”一声喊出，我猛
地将草帽向前抛去，看着它乘着秋
风，稳稳落在远处的稻田里，便会得
意地扬起下巴——这可是“高手”的
战绩。若是有人的草帽刚飞几步就
落地，定会招来一片清脆的嬉笑
声。顶顶草帽在空中翻飞，和着笑
声，一同飘在金黄的稻田上空。

秋风不仅带得动草帽，还能载着
纸飞机飞翔。我总爱找来一张张废

纸，仔细折叠成一架架纸飞机，然后
跑到门前的大埂上试手。往埂下扔
一架，它晃晃悠悠地穿过草丛，转眼
就没了踪影，只能当是一次“一次性
放飞”；朝着路上飞一架，它顺着风
势，从自家院子飞到邻家墙根，若是
不小心飞进院内或是落在房顶上，那
这架飞机就算“牺牲”了。后来我琢
磨着，站得高或许能让飞机飞得更
远，便搬来木梯，小心翼翼地爬上家
中三间瓦房的屋檐平台。站在高处，
心一直悬着，脚也不敢多动，可当我
将纸飞机掷出，看着它乘着更强的秋
风，飞向更高更远的天际时，满心都
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心里暗暗想着：
原来站得高，风真的更大呀！

徐徐秋风里，总能听见鸟儿在枝
头欢唱，我们找乐子的花样也更多。
桂花树下，我们会伸出小手轻轻摇晃
树枝，让细碎的桂花簌簌落下，再捧
起一捧往同伴身上撒，看着对方衣服
上沾满金黄的“碎金子”，便笑得前仰
后合。我们还会做纸制小风车，找一
根细细的树枝当把子，举着风车迎着
风往前跑，比谁的风车转得更久、更
快。有时风车做得不结实，风一吹就
散了架，我也不气馁，只管使劲往前
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跑得比风
还快。

一季秋风一季歌，每当沐浴秋风
享受清爽之时，就会不由得忆起那个
有风相伴，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们在
风中你追我赶，欢声笑语，这样的美
丽的时光会一直逗留在心底，一想起
来，便觉其乐悠悠。

秋雨是天空的打字机

在瓦檐敲着细逗点

一行行，收着夏的尾

云影低低地走

青石板上洇开的

是幅没干透的水墨画

草木喘得沉了

蝉声被泡透

掉在水洼里，溅半阕宋词

晾衣绳上的白衫

正拧干暑气

竹椅余温里，落片黄叶

墙角丝瓜花低着头

数着离霜降

还有多少个早晨

远处稻田黄了

谷穗弯着腰

在雨里学鞠躬

谁清晨推窗

会看见阶前青苔

在砖缝，写下秋字

秋的画卷
􀳂山林

随着时间的流转，秋天拉开了帷
幕，一幅缤纷的自然画卷在时光里悄
悄描绘。

立秋后，阳气渐收，万物也变得内
敛了。虽然夏季的暑热尚未退出气候
的舞台，但后半夜已经明显感受到一
丝凉意。暑假，从江门回到广西柳州
融水大苗山避暑，住在山上，感觉夜里
渐渐变凉，特别到了后半夜，风扇吹出
来的风都带了点寒意，不得不爬起来
把风扇关掉。

此时，山谷里流下的溪水也添了
几分凉意，再也不敢像酷暑那般整日
泡在溪水里纳凉。那天贪凉，我泡在
水里的时间稍微久一些，次日就感冒
了。真应了小时候母亲的叮咛：“立
秋后，不要整天往溪水里跑，会感冒
的。”

在诗人的秋意里，立秋是雁阵划
破天高云淡时，捎来的一缕乡愁。此
际，每个漂泊异乡人的心间，总漾着几
分怅惘：有人坦荡敞怀，约三五好友围
坐，让离愁浸在杯盏微醺的暖意里；有
人偏爱将秋意藏进含蓄诗行，是“远岸
秋沙白，连山晚照红”的壮阔，是“秋色
无远近，出门尽寒山”的清寂，亦是

“寒潭映白月，秋雨上青苔”的幽然；有
人执着行摄秋色，驻山野、候晨昏，用
镜头捕捉万物从繁茂走向成熟的痕
迹，将渐次明朗的秋景，借光影呈于世
人眼前。

而于农人而言，秋天从不是愁绪
的载体——是习习秋风里飘来的稻谷
醇香，是苜蓿、芋头、红薯拱破泥土、露
出丰硕果实的惊喜，更是一声清脆嘹
亮、催唤秋收的号角。

立秋时，我正休假在大山里，漫步
在山林的秋意里，看巧妙纤手的秋风
抚摸林间，弹奏起纯音乐《秋日私语》；
看百鸟在秋林里飞舞，时而腾空而起，
时而从这边稻田掠过，迅速飞向那边
的杉林，最后没入山谷里；抬头仰望苍
穹，一朵朵在蓝天里飘浮的白云，像沉
睡的娃娃，像甜蜜的棉花糖，像奔跑的
羊群……突然从苍穹间掠过的山雀，
瞬间牵动我的心怀，把心底那根惦念
的线一下子拉扯出来，只留下一片空
寂的天和一个孤独的我，在面面相
觑。刹那，莫名的悲伤从胸口涌出，脑
海里闪过父亲那略有点驼的背影。想
起来了，父亲就是在这个季节离开了
我们。待夕阳落去，便是丰富的五
彩。那红的像一片火海，那澄的像祖
母晒的稻谷，而那紫的、灰的、白的、黑
的……多像儿时顽皮的足迹，遍布山
野，遍布村庄，遍布秋天的山林，有喜
有乐，有悲有痛，与这五彩的天空一
样，如此丰富多彩。而此时的天空，如
此澄澈明净而高远，像极了宁静淡泊
的人生境界。

“太阳是不是还没有落入山谷
里。”母亲突然站起来，指着群山上正
在旋转的风车说，“看看那风车的柱
子，像镀了一层金子。”我们坐在吊脚
楼上的晒楼上，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
望去，不止是风车的柱子，远处的群山
都镶上了一层金边，像绸带一般，随着
秋风跳起舞，真美啊！

夜幕悄悄垂落，夜风似灵巧的手，
轻轻拉上夜的拉链，天色便倏地沉了
下来。晚风里裹着缕缕稻香，深吸一
口，直沁心脾，让人瞬间心旷神怡。夏
夜残存的燥热，被秋风一拂，乖乖躲进
深山老林，只留下满院清凉，伴我们闲
话家常。

立秋过后，秋的姿容愈发清晰。
在季节的更迭里，在岁月的轮回中，大
自然像握着支五彩的画笔，细细勾勒、
慢慢晕染，将迷人的秋景绘成一幅艳
丽鲜活的画卷，每一笔都是秋的温柔
与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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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秋写意 􀳂庞步高

秋风乐悠悠 􀳂季勇

秋天的那碗凉粉 􀳂黄美卿

诗诗
歌歌

四四季话语季话语

儿儿时时光时时光

听听风小筑风小筑

岁岁月无声月无声

《湖光染彩林》超帆 摄


